
收稿日期: 2006- 02- 27

* 本文为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 ,编号为: 04GH75004。

作者简介 :杨子怡( 1955- ) ,男 ,湖南新邵人 ,惠州学院中文系副教授。研究方向 :古典诗学、唐宋文学。

乐山师范学院学报

Journal of Leshan Teachers College

第 21卷 第 8期

2006年 8月

Vol.21,No.8

Aug.2006

诗人例穷苦 天意遣奔逃*
———苏轼南贬入粤路线图考论

杨 子 怡
( 惠州学院 中文系,广东 惠州 516007)

摘 要 :绍圣元年( 1094) 闰四月三日 , 苏轼在知定州任上接到谪贬英州令 , 立即启程南下赴英州 , 途中朝廷数改谪令 ,

最后改贬宁远节度使惠州安置。苏轼经过六个多月的长途跋涉 ,终于在绍圣元年十月二日 ,到达惠州。苏轼沿途所历 ,每发

为吟咏 ,留下不少诗文 ,真实昭示出其南迁路线图和其随缘自适、不以忧戚为怀的心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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韩愈的“ 朝为青云士 , 暮作白首囚”(《 赴江陵途

中寄赠翰林学士》) 和苏轼的“ 诗人例穷苦 , 天意遣奔

逃”(《 次韵张安道读杜诗》) 等诗句 , 都道出了封建社

会文人的共同命运 :晨趋丹陛 , 夕贬蛮荒。苏轼贬惠

州之前,即使犯点事仍受到高太后庇护 , 故常侥幸得

免;其惠州之贬 , 则标志着他在政治上从此进入了无

人庇护的多事之秋。苏轼从绍圣元年( 1094) 闰四月

接到罢定州任令而赴英州南下 , 途中几经改谪 , 终贬

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 , 至绍圣元年十月二日到

达惠州 , 路途经过了长达六个月的鞍马劳顿的奔波

生活 ,备尝艰辛。途中每有所感,辄发为吟咏,留下了

不少诗篇。本文以苏轼南贬入粤途中的创作为中心,

寻绎其南迁入粤的路线图及当时的心态。

奔逃道路,数改谪令

哲宗元祐八年九月三日 , 垂帘听政的高太后溘

然病逝 , 举国悲惜 , 苏轼之悲更甚于别人 , 因为在元

祐前后的八年时间里,他受到高太后的不少保护。因

此他当即写下挽词:“ 至矣吾三后,功高汉已还。复推

元祐冠,盖得永昭全。”[1]( P1977) 三后谓真宗刘氏、仁

宗曹氏及英宗高氏。三后皆垂帘听政 , 刘氏佑仁宗 ,

曹氏佑英宗 ,高氏辅哲宗。永昭谓仁宗 , 因其葬永昭

陵。诗赞英宗后高氏继承仁宗明仁二德 , 故天下思

慕。这虽然是臣子们的常例文辞,但却不乏真情。他

在《 与王定国》第三十六简中也写到高氏之逝时自己

的悲痛情景 :“ 中外哀慕 , 想同此悲痛 , 某蒙被知遇 ,

尤增殒灭。”[2]( P468) 高氏一死 , 苏轼兄弟失去了庇

护,灾难离他们不远了。九月戊子( 十三日) , 苏轼以

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、礼部尚书出知定州 , 且

不允许按惯例入宫陛辞 , 这是其灾难将至的一个明

显信号。苏轼已有预感,但他仍不顾个人的安危和前

程 , 积极上疏论事 , 十五日与范祖禹同上《 听政札

子》,规劝哲宗循太皇太后之法度而谨守之。二十六

日 ,又上《 朝辞赴定州论事状》, 劝这个少年皇帝不要

任用急功近利之人 , 不要轻改国策 , 特别是谈到元祐

时期哲宗很少与群臣接触 , 这无疑触动了哲宗心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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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隐痛。哲宗在高太后听政期间,对自己当傀儡皇帝

的地位早已不满 , 一直忍耐着 , 憋着劲要“ 绍述”先帝

的事业 , 因此苏轼的这些忠言 , 只能火上浇油 , 让他

心里更反感和忌恨苏轼 , 这从后来他亲政不到半年 ,

对苏轼一月三次降官的做法就可以看出他对苏轼的

不满。

宣仁后一死 , 哲宗亲政 , 改元“ 绍圣”, 表明继承

神宗朝的施政方针。苏轼知道难共事,主动“ 乞补外,

以两学士出知定州。时国是将变,轼不得入辞。”(《 宋

史·本传》) [3]哲宗亲政后的朝廷 , 新党人物章惇、蔡京

出任宰相、执政大臣 , 他们抛弃了王安石新法的革新

精神和具体政策 , 却把“ 元祐党人”作为主要打击目

标。苏轼兄弟首当其冲,朝中三十多位大臣都被贬到

瘴厉蛮荒的岭南等边远地区。绍圣元年四月十一日,

殿中侍御史来之邵弹劾苏轼 , 说“ 轼凡作文字 , 讥斥

先朝 , 援古况今 , 多引衰世之事 , 以快仇怨之私。”[4]

( P143) 于是罢去苏轼端明殿学士、翰林侍读学士 , 依

前左朝奉郎出知英州。范纯仁上疏“ 乞贷苏轼 , 不

听”, 时宰有意欲置之于死地 , 正如黄山谷所云 :“ 子

瞻谪岭南,时宰欲杀之。”[5]可见当时苏轼处境是很危

险的。四月十三日,侍御史虞策又奏:“ 苏轼既坐讥斥

之罪 , 犹得知州 , 罪罚未当”[1](《 长编拾补》卷九本日

纪事 , P141) , 认为处分太轻 , 于是又降职为充左承议

郎 , 仍知英州。《 宋史·本传》中所谓“ 遂以本官知英

州,寻降一官”即指此。绍圣元年( 1094) 闰四月三日,

除命下,正式罢定州 , 苏轼按例写《 谢上表》离定州赴

任。

从此,苏轼踏上了奔赴贬所英州的路程。其路线

是 :过真定、临城至邢州 , 到滑州上状乞往汴泗之间

舟行 ;然后过韦城 , 渡黄河 , 有“ 灵槎果有仙家事 , 试

问青天路短长”(《 黄河》) 的诗句抒愤 ;不久抵汝州 ,

与其弟辙会晤 , 题诗汝州龙兴寺。据《 文集》卷六十

《 与参寥子》第十三简记载 :“ 子由分俸七千 , 迈将家

大半就食宜兴”。又《 晚香堂苏帖》也说 :“ 迈往宜兴 ,

迨、过随行。”可见 , 此时苏轼经济已拮据 , 以至子由

分俸助其子安家 , 长子定居江苏宜兴 , 迨、过等同行

南下。接着苏轼过泗州、高邮、扬州,少住仪真。

同年六月甲戍( 初五日) , 朝臣来之邵等人仍不

肯放过苏轼, 又向朝廷上谗言 , 说苏轼自元祐以来多

託文字讥讽先朝 , 虽已责降 , 但责之太轻 , 未能压服

舆论, 尚未到英州的苏轼因此又被改贬为建昌军司

马。当时苏轼尚未接到改谪令。六月七日,苏轼泊舟

金陵 , 会晤了钟山法泉佛慧禅师 , 法泉说偈 , 苏轼题

诗为谢,他在诗中写到 :“ 今日江头天色恶 , 礮车云起

风欲作”[1]( P2031) , 这不是对其仕途风波大作的很好

描绘么! 可是达观旷达的苏轼,能坦然面对这些仕途

上的风风雨雨,这就是他的人格魅力之所在。他出金

陵过慈湖夹 , 路阻大风 , 他写下了《 慈湖夹五首》, 其

五是这样写的:

卧看落月横千丈,起唤清风得半帆。

且并水村攲侧过,人间何处不巉岩。

“ 卧看落月”、“ 起唤清风”何等旷逸胸怀! 第三句

化用杜子美《 阆水歌》“ 巴童荡桨攲侧过 , 水鸡衔鱼来

去飞”诗意 , 写出了水村美好的幽静景色 , 至于有覆

舟之险的大风大浪 , 在苏轼看来 , 好似根本没有发生

过一样,因为这比起他人生所历的巉岩来 , 又算得了

什么,这点风波不过“ 攲侧”而过罢了 , 作者是何等的

洒脱。饱经政治风波的苏轼对仕途上的险恶,是有清

醒认识的,他在《 过高邮寄孙君孚》诗中就曾经说过 :

“ 我行忽失路,归梦山千重。⋯⋯宦游岂不好,毋令到

千钟”。王文诰注解该诗时说:“ 自伤其行止蹭蹬 , 如

失路也。”[1]( P2029) 因此,他不无沉痛地说,作官不要

作到千钟,位高则危。尽管如此,他仍能坦然面对“ 人

间万里风”。以后,他在漫长的岭南生活中,就靠这种

旷达乐观的人格精神在支撑着自己。

慈湖夹苏轼因风受阻 , 来到姑熟。六月二十五

日,苏轼正式得到谪贬建昌军司马惠州安置的诏令 ,

于是命苏迨归阳羡( 今江苏宜兴) 从苏迈居住 , 自己

独自携幼子苏过及妾朝云继续南下赴惠州。这可从

他由金陵赴当涂路上所写的《 书六赋后》得到证明 :

“ 予中子迨,本相从英州 , 舟行已至姑熟 , 而予道贬建

昌军司马惠州安置 , 不可复以家行。独与少子过往 ,

而使迨以家归阳羡。”[6]( P1652) 苏轼《 文集》卷五十三

《 与陈季常》第十六简也谈到自己“ 自当涂闻命 , 便遣

骨肉还阳羡 ,独与幼子过及老云并二老婢共吾过岭”

的事。建昌军在江南西路,治所在今江西南城。不到

半载居然数改谪令 , 政敌手段之狠毒 , 哲宗对其厌恶

之情于斯可见。

八月初渡彭蠡湖 , 至吴城山望湖亭 , 面对烟波浩

渺的彭蠡湖 , 想起自己的仕途坎坷 , 他感慨万千 , 写

下了《 望湖亭》诗:

八月渡长湖,萧条万象疏。

秋风片帆急,暮靄一山孤。

许国心犹在,康时术已虚。

岷峨家万里,投老得归无?

渡“ 长湖”即渡彭蠡湖 , 彭蠡湖邻接南康、饶州、

隆兴,烟波浩渺, 故称“ 长湖”。秋风瑟瑟 , 万象萧疏 ,

波涌片帆,霭绕孤山 , 此种景况寄寓了作者受贬以来

的多少酸楚 ,多少飘泊无依之情! 投荒万里 , 家山何

在?归期何在?仅管如此,苏轼报国之心犹在,康时之

志犹在。从“ 八月渡长湖,萧条万象疏”之句和稍后过

惶恐滩所写的题有“ 八月七日 , 初入赣”的诗 , 可见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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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初入赣的时间应是准确的。不久过庐陵 ( 江西吉

安) 。从《 宋大诏令集》卷二百六《 苏轼散官惠州安置

制》、《 苏轼到惠州谢表》、《 宋史本传》及苏辙为其兄

所写的《 墓志铭》等材料可见 , 大约是在此时他又接

到再贬宁远军的谪令。王文诰《 案》就持此说 ,“ 八月

再贬宁远军节度使惠州安置 , 不得签署公事”。宁远

军属广南西路,治所在现今的湖南宁远。这是他被安

置惠州时的最后虚衔。半载时光 , 窜奔道路 , 居然一

贬再贬,朝廷反复无常如此,真亘古未之有也。

在庐陵苏轼见到曾安止 , 安止拿出所作《 禾谱》,

苏轼惜其不谱农器,于是作《 秧马歌》附其末。在歌中

歌颂秧马效率高 , 节省劳力。秧马是农民栽秧之器 ,

这是作者在湖北时所见农器 , 苏轼在《 题秧马歌后》

其四中说 :“ 吾尝在湖北 , 见农夫用秧马行泥中 , 极

便。顷来江西,做《 秧马歌》以教人。”[7]( 584) 很明显,

苏轼写秧马歌的目的 , 就是要让其易诵易背 , 以推广

之,后来,苏轼在惠州达到了推广秧马这一目的。

八月七日 , 苏轼乘船由水路来到著名的惶恐滩。

惶恐滩是在吉州万安县到虔州( 今赣州) 的境内 , 赣

水流经这里,水急地险,巨石林立,有十八险滩。面对

惶恐之滩 , 联想自己的千里投荒 , 作者浮想联翩 , 写

下了著名的《 八月七日初入赣过惶恐滩》诗,诗云:

七千里外二毛人,十八滩头一叶身。

山忆喜欢劳远梦,地名惶恐泣孤臣。

长风送客添帆腹,积雨浮舟减石鳞。

便合与官充水手,此生何止略知津。

以垂暮之年 , 长途跋涉七千里 ; 以一叶之身 , 泛

舟十八惶恐滩头 , 该有多少辛酸 , 多少凄楚! 但正如

纪昀对该诗所评价的“ 真而不俚 , 怨而不怒。”[1]

( P2053) 作者把怨而不怒的真情寄寓在山水的描述

之中。出惶恐滩后,来到虔州( 属南康军) 这座历史文

化名城 , 勾留十日 , 在这里 , 登郁孤台 , 游天竺寺 , 谒

祥符宫 , 入崇庆院 , 与虔州守黄元翁、通判俞括及虔

州士大夫诗酒交游 , 受到了好客的虔州人民的热烈

欢迎 ,留下了不少的诗文。在这里还与后来知惠、与

他交往甚深的方子容( 南圭) 不期相遇。这段生活是

他南贬以来最欢愉的时光 , 正如他后来《 与方南圭》

简中所云“ 废逐之余 , 始获倾盖赣上 , 欢愉平生。”

(《 晚香堂苏帖》) [4]( P1169) 在这段时光里 , 他所写的

诗往往借幽美的山水表现出他轻快的心情 , 如其《 郁

孤台》诗中所写到的:“ 八境见图画 , 郁孤如旧游。山

为翠浪涌 , 水作玉虹流。⋯⋯烟云侵岭路 , 草木半炎

州。故国千峰外,高台十日留。他年三宿处,准拟系归

舟。”诗中虽然不免故国之思,但写景高旷开阔,气势

不凡。当然,毕竟是万里投荒,因此在他的高旷之中,

时存一种零落飘泊之感 , 如《 天竺诗》有感于十二岁

时其父从虔州归 , 言及天竺寺白乐天当年所题诗 , 写

道:“ 林深野桂寒无子,雨浥山薑病有花。四十七年真

一梦,天涯流落泪横斜。”浮生一梦 , 天涯流落 , 旷达

如苏轼者,居然也流下了凄楚之泪 , 这也表达了苏轼

情感世界的另一面。

窜身岭海,忘怀得失

苏轼风尘仆仆 , 备尝艰辛 , 沿途吃了不少苦头 ,

可他不以苦乐为念 , 不以得失为怀。进入蛮荒 , 环境

更苦 , 如他《 到惠谢上表》所说的“ 但以瘴疠之地 , 魑

魅为邻 ;衰疾交攻 , 无复首丘之望”[6]( P523) , 但其宠

辱不惊、生死无虑的旷达潇洒情怀一以贯之。

绍兴元年八月底 , 苏轼离开虔州 , 过上犹 , 经南

安,踏上入粤征程。九月初 , 来到了赣粤的要冲大庾

岭。据《 南康记》记载:“ 大庾岭,汉名台岭,岭有石,平

如台,形如廪庾。”据说 , 汉有守将叫庾胜者 , 筑城岭

上,因名庾岭。它和骑田、萌渚、都庞、越岭四岭合称

“ 五岭”。如今 , 万里投荒的苏轼 , 站在这古老的驿道

上 , 回顾已走过的路程 , 瞻望前途 , 作者不禁感慨万

千 ,在庾岭龙泉寺中的龙泉钟上题下了一首过《 大庾

岭》诗,诗云:

一念失垢污 ,身心洞清净。浩然天地间 , 惟

我独也正。今日岭上行,身世永相忘。仙人抚我

顶,结发受长生。

首先,作者化用《 庄子·德充符》中的话:“ 受命于

地 , 惟松柏独也在 , 冬夏青青 ; 受命于天 , 惟舜独也

正”。认为自己的浩然正气正像受命于地的松柏和受

命于天的舜 ,“ 独也正”。然后 , 作者引用李白流放夜

郎《 赠韦太守》的诗句 , 喟叹身世两忘。苏轼以 59岁

垂老之年 ,又当此转徙流离之际 , 而浩浩然无毫发顾

虑 ,非豪放旷达者无以及此 , 当然作者在旷达之中掩

藏的几许凄楚也是存在的。

翻越大庾岭,进入了广东极北的南雄州。苏轼从

南雄登舟,沿浈水西行至曲江 , 然后转入北江顺流南

下英德、广州。在滞留韶州时 , 他曾留宿始兴县东南

三里的建封寺,游览了距韶郡南百里的月华寺。然后

又游了广东名刹、六祖慧能圆寂的南华寺。在这里留

下了不少的题铭和诗作。其《 南华寺》诗有句说:“ 亭

亭塔中人,问我何所见。可怜明上座,万法了一电。饮

水既自知,指月无复眩。我本修行人,三世积精炼。中

间一念失,受此百年谴。”诗中充满禅趣,但又颇有寄

意 , 正如王文诰《 案》引纪昀所说的“ 触境寄感 , 不同

泛作禅语”,“ 此方是东坡游南华寺 , 不可移掇他人。

方是此时东坡游寺诗 , 不可移掇平日。此为诗中有

人。”[1]( P201) 所谓“ 此时”,当然是指作者万里投荒之

时,所谓“ 有人”, 当然是指诗中有苏轼自己。作者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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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的心情,万里投荒沿途的感受 , 当可由此诗体悟得

出。在南华寺他与南华辩老甚是投缘,相交颇深。后

来苏轼到惠后 , 与辩老书信往还十分繁密 , 辩老也不

时地派人馈赠诸物以示关心 , 苏轼居惠时多次在信

中致谢, 如《 与南华辩老十三首》[6]( P1504) 第三简云 :

“ 远承差人寄示诸物等 , 一一荷厚意也。⋯⋯谪居穷

陋,无可为报,益不遑矣。”

九月中旬,苏轼舟行北江抵达英德。英德古称浈

阳、真阳、英州( 明改为英德) , 位于北江中部的西岸 ,

正当北江三峡( 中宿峡、香炉峡、浈阳峡) , 水道狭窄 ,

水流湍急,山势奇伟,岩石多姿。清凉道人《 听雨轩笔

记》曾述 :“ 予昔过其地 , 曾自南门城上望之 , 大山如

屏障,周遮小山,峰刃矗立,皆英石也。”[8]在英州他和

儿子苏过一同游了碧落洞 , 并写下了《 碧落洞》一诗 ,

后来程正辅还写过次韵诗。苏轼该诗首先描写了碧

落洞深邃幽僻、山石竦立的情景 :“ 槎牙乱峰合 , 晃荡

绝壁横。遥知紫阁间,古来仙释并。阳崖射朝日,高处

连玉京。”然后暗点出自己忧谗畏讥的心绪:“ 我行畏

人知,恐为仙者迎。小语辄响答,空山白云惊。”所以

王文诰《 案》引纪昀语评价此诗说 :“ 隐寄名盛招尤之

慨 ,其词却浑然不露。”确实 , 从“ 我畏人知”、恐为仙

迎、小语防惊等表述中 , 不难看出 , 作者在山水自然

景物的客观描写中 , 不露声色地将自己树大招风、名

盛招尤的心态隐隐约约地表现了出来。

出英州后 , 苏轼继续泛舟南下 , 九月十三日到达

清远峡。清远峡即中宿峡, 9公里之长,是北江三峡中

最长的河峡 , 峡口水流湍急 , 两岸峭壁刺天 , 群峰兀

起,形势奇险。岸北有峡山寺,又名飞来寺,是北江流

域著名古迹。它幽渺而又古老的传说为飞来寺的创

建平添了不少的神奇色彩 : 据说六朝梁武帝普通元

年( 520) , 舒州( 安徽舒城) 峡的上元延祚寺突然一夜

之中 , 狂风大作 , 暴雨如注 , 延祚寺被刮到了南粤的

中宿峡,途中,经过大庾岭时 , 被大庾岭碰触了一下 ,

因而缺了一角 , 所缺一角也就成了大庾岭的云封寺 ,

因之又名掛角寺 , 吹到中宿峡的部分自然被称为飞

来寺。寺中的飞泉亭是清代所建,它的原址当为苏轼

峡山寺题诗中所写到的淙碧轩。飞来寺美妙动人的

传说 , 幽静美好的景色 , 对平生酷爱山水的苏轼来

说,自然是具有很大的吸引力。因此他携儿子苏过一

同游览了飞来寺 , 并在《 峡山寺》一诗中把自己所看

到的美好景色真实地记录了下来 :“ 天开清远峡 , 地

转凝碧湾⋯⋯云碓水自舂 , 松门风为关 ; 石泉解娱

客,琴筑鸣空山”。如此美妙之景自然使人流连忘返,

自然使人难以忘怀 , 后来到了惠州贬所的苏轼还不

能忘情于这次飞来峡之游 , 在《 次韵高要令刘湜峡山

寺见寄》诗中再一次描写了飞来峡的壮观景色 :“ 遥

知清远峡,不称空洞腹。蹇驴步武碎,短瑟弦柱促。仰

看泉落佩 , 俯听石响谷。千峰泻清驶 , 一住无回躅。

⋯⋯”总之,苏轼这次游清远峡 , 兴趣盎然 , 鞍马劳顿

之苦 ,待罪投荒之忧 , 悄然冰释 , 他又是写诗 , 又是题

字,并且为当地山水景观的规划和改善出谋划策 , 旷

达潇洒的生性和本怀又不禁自然流露。

在清远舟中 , 苏轼写下了寄湖州贾收( 耘老) 的

诗, 诗中也表现了作者人生如寄的思想 :“ 人生百年

如寄耳 ,七十朱颜能有几? 有子休论贤与愚 , 倪生枉

欲带经锄。天南看取东坡叟 , 可是平生废诗书。”[1]

( P2557) 人生如蜉蝣寄于天地 , 有子休问贤与愚 , 受

业孔安国的汉代儒生倪宽 , 贫而不能自养 , 带经而

锄,亦有何益, 因此我这个东坡叟平生也就拟废诗书

了 ,字里行间自有几许不平之慨。舟行至清远县城 ,

遇到清远乡贡顾纯甫( 即顾秀才) , 极谈惠州风物之

美,即兴写下了《 见顾秀才》的诗 , 表达了对惠州对罗

浮山的神往 :“ 恰从神武来弘景 , 便向罗浮觅稚川”。

苏轼虽还未到惠州 , 但从顾秀才的介绍中 , 惠州在他

心目中就留下了美好的印象 , 认为“ 此邦宜住玉堂

仙”。

大约在九月二十五日左右 , 苏轼到达广州 , 此时

他弟弟苏辙到达贬所筠州( 今江西高安县) 。在广州

他拜访了崇道大师何德顺 , 何德顺向苏轼谈及女仙

降及其室 ,赋诗立就的事 , 苏轼为其题有《 广州女仙》

的题记。在广州他还会晤了广州推官浙江人程全父

( 天侔) , 成为诗文之交 , 后来苏轼居惠期间 , 两人有

过八次书信往返。此外,他也结识了时为广州通判的

谭掞( 文初) , 居惠时( 绍圣四年三月) 他还应邀为谭

文初书《 <金刚经>跋尾》, 赞扬了谭文初的“ 孝慈忠

信, 内行纯备”(《 苏轼文集》卷六十六) [7]( P1644) 。在

广州的这段时间里 , 他还携幼子苏过一同游览了白

云山、蒲涧寺、滴水岩等名胜之地 , 这里山林茂密 , 泉

水叮咚,风景十分幽美。作者兴致勃勃,写下了《 广州

蒲涧寺》、《 赠蒲涧信长老》、《 发广州》等诗。在《 发广

州》一诗中他写道:

朝市日已远 ,此身良自如。三杯软饱后 , 一

枕黑甜余。蒲涧疏钟外,黄湾落木初。天涯未觉

远,处处各樵渔。

诗写自己从广州出发 , 越走越远离朝市 , 长途的

奔波 ,并没有减除他的兴致 , 他自觉如汉代的李广将

军一样,意气自如。三杯下肚,酩酊一枕。酒酣之中,

蒲涧疏钟,黄湾落木 , 时闻于耳 , 处处樵歌渔唱 , 为我

远行人送行,此情此景,岭外天涯,何言之远! 年来鞍

马劳顿之苦 ,数月三迁的重谪之忧 , 被岭南的美好山

水 ,一扫而光, 旷达潇洒的本怀又情不自禁地流露出

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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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轼离开广州 , 乘船经过扶胥 , 登上浴日亭赏

景。据《 广州志》载:“ 浴日亭 , 在扶胥镇海神庙之右 ,

小山屹立 , 亭冠其上 , 前瞰大海。夜半 , 日渐自东海

出,故名。”浴日亭就在今广州市黄埔区东圃,因它位

于南海菠萝庙前 , 故又称“ 菠萝浴日”。从浴日亭远

眺,扶胥江南接黄埔 , 东望狮子洋。远道而来的苏轼

被眼前的美景所陶醉 , 他登高临海 , 胸襟豁然 , 写下

了《 浴日亭》一诗。南宋的刘克庄和明代广东著名学

者陈白沙都曾追和过该诗。现录苏轼的《 浴日亭》诗

如下:

剑气峥嵘夜插天,瑞光明灭到黄湾。

坐看旸谷浮金晕,遥想钱塘涌雪山。

已觉苍凉苏病骨,更烦沆瀣洗衰颜。

忽惊鸟动行人起,飞上千峰紫翠间。

作者首以“ 剑气”、“ 瑞光”、“ 金晕”状日千呼万呼

未出之景 , 末以红日喷薄、惊动栖鸟、催人早行形日

始出之状。如此美景让鞍马劳顿、病骨崚峋的东坡得

以苏息,山中之仙气让他一洗千里投荒、路途迢递之

衰颜,真有仙人的“ 春食朝霞 , 夏食沆瀣”( 刘向《 列仙

传》) 之感。面对苍苍凉凉的初出之日,一切痛苦忧虑

都已冰释。可见,苏轼虽然宦海浮沉,备受打击,千里

投荒,备尝艰辛 ;但沿途有不用租借 , 取之不尽 , 用之

不竭的美丽风光与他相伴 , 南国的风情给予他心理

上的慰藉,给予他精神上的支撑。杜子曾有诗说:“ 一

重一掩吾肺腑 , 山鸟山花吾友于”(《 岳麓山道林二寺

行》) , 老杜的爱山水、爱生活人所共知 , 苏轼沿途而

来不也是把一重一掩的山麓楼台当作自己的肺腑

么! 不也是把花鸟草虫当作自己的兄弟么! 苏轼正是

凭了这种对大自然的挚爱和对生活的挚爱 , 所以 , 他

能坦然面对挫折 , 他没有像韩愈当年贬潮州那样 , 表

现出太多的忧谗畏讥的心态。窜身南荒 , 却“ 不辞长

作岭南人”( 苏轼《 食荔枝》) ;人生处逆处顺 , 不过如

鱼挂钩、脱钩而已,他表现出万人莫及的洒脱本性。

离开广州后 , 苏轼乘舟沿东江而上 , 于九月二十

六日抵达泊头镇( 今东莞石龙镇) , 之后改乘小船折

小溪经泊头圩出陆 , 二十七日到达罗浮山 , 与儿子苏

过一同游览了罗浮山。十月二日到达贬所惠州。到达

伊始,马上例行公事地向皇帝写了《 谢上表》。听到苏

轼贬惠州时 , 同里博士唐子西写下了《 闻东坡贬惠

州》的诗 ,对苏轼表示景仰 , 并对他的遭遇抱不平 , 可

是没想到十三年后他居然也被贬到惠州 , 历史竟是

如此地巧合 , 荒僻之隅 , 皇恩浩荡 , 竟为惠州人民送

来两位奇才 , 所以 , 南宋刘克庄写诗说 :“ 一州两迁

客,天地顿奇才。方送端明去,还迎博士来。”端明即

指苏轼 , 因苏轼曾任端明殿学士 , 博士指唐庚( 字子

西) ,他曾于元祐初举进士第一为博士。

苏轼从绍圣元年闰四月离定州任南下赴贬所 ,

至绍圣元年十月二日到达惠州 , 长达六个月的长途

奔波劳顿生活终于结束 , 从此开始了两年又七个月

的惠州贬居生活。惠州属广南东路 , 治归善县 , 辖归

善、河源、博罗、海丰四县。这里人文荟萃 , 离广州较

近,交通比起韩愈当年所贬的潮州来应该便利多了。

因此 ,尽管因逐臣之身而致行动不自由 , 有时甚至不

免有对宵小构陷的戒惧 , 但毕竟天高皇帝远 , 坦然旷

达的本性,使他能坦然面对困顿的处境 , 虽然有时也

会时不时地发出“ 中原北望无归日 , 邻火村舂自往

还”(《 新居欲成夜过西邻翟秀才》其一) 叹惋 , 但总体

而言 , 近三年的惠州贬谪生活 , 苏轼是潇洒以对的 ,

他饮酒、看花、钓鱼、品茗、谈经、研佛、寻幽、觅句 , 在

日常潇散的生活中寻找生命的真谛 , 冰释自己的仕

途困蹇和悲忧。

总之 , 苏轼南迁之中 , 每有所遇辄发为吟咏 , 留

下了不少诗文 , 这些诗文清楚地昭示出了他的南下

惠州的路线图,是他南下岭海行迹的真实记录。这些

内容丰富的诗文 , 也记录了他南下途中的种种情感

体验。从这些诗文中,我们可以洞烛苏轼真实的内心

世界, 可以感受到苏轼面对逆境而坦然处之的人格

精神和文化个性 , 他是与韩愈不同的另一类古代知

识分子典型 , 他的潇洒达观、随缘自适 , 不以得失为

怀的带有庄禅特征的品格 , 成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

的一种范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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